
舒莞屏一眼看到长案上饮品多
多，有摞起的甜点和不止一瓶洋酒，玻
璃杯闪闪发亮。这是一个超出往昔的
隆重之夜，好像为即将搬入冬房子的
惜别小宴。

冷霖渡拉住就要离开的瘦削青年

和侍者，让他们饮一杯才放行。“公子，
冬天有冬天的益处，深居简出，可以认
真做些事情。阁下以为如何？”“正是大
人。窄小的空间，反而会想更大的事，
比如文案。”“何止文案，炉火旁做什么
都格外有趣，别有滋味。”舒莞屏应道：
“是的大人。”冷霖渡脸色冷下来，有了
浅浅的忧愁：“只可惜大风呼吼，大城

池少了诸多生趣，该有什么节令才
好。”“太冷了，幸好有冬房子。”冷霖渡
抬头，笑容堆积：“黄历上也没有剔除
吉庆啊，照样在腊月天写着‘宜婚嫁’
呀！”舒莞屏笑了。

两种洋酒都有烈性，除了威士
忌，还有一种茴香酒，舒莞屏颇不习
惯。冷霖渡对后一酒品甚是中意，连

饮三杯，变得更为畅悦，下巴颠动不
已。他看着舒莞屏：“公子，今夜我有
一件大事说与阁下，或有冒昧，还望
公子海涵。事情是这样，公子知我终
生未娶，只有一个养女小棉玉，视为
亲生。我爱惜小女，也就亲自出面求
婿了。说到这里公子自然明了，实在

唐突之至。”
舒莞屏呆愣半晌，身心皆木。他肯

定自己没有听错，还是抬头看去，想从
大人脸上再次求证。冷霖渡一脸恳切，

甚至有微微的羞涩，投来期待的眼神。
“啊，大人啊，在下无论如何不敢！还请
体恤，我之浅薄卑微，怎可做大人之
婿，更配不上提调，断断不可啊！”他喊
起来。冷霖渡肃穆：“休要过谦。公子也

许嫌小女粗陋？如此也可直言。”舒莞
屏站起，躬身长揖，只不言语。所有话
语都显得多余。他自忖良久，问道：“我
想知道大公的意思。”“这自然也是大
公的心意。”

凌晨时分的风悍猛异常，粗大枝
柯折断，落上草顶。冷大人面无异色，
坐下饮一杯香茶。舒莞屏无法掩去恳

求的语气：“大人，这是断断不可的。”
“我已想到公子会这样回应。不过，这
次是我和大公一同做了媒人，也算为
这里的严冬添一抹春色吧。”

第十八章
一

最早前来致贺的是贴身卫士。舒
莞屏给了他一张银票，面额不大。第二
天是五位“通嘴子”，他逐一给了银票。
已有几夜未得安眠。素无往来的护城
副都统也亲自登门贺喜，从袖中取出
鼓鼓的喜包。舒莞屏未加推辞。副都统

看他几眼，临别说道：“总教习大人吃
好睡好，再大的喜事，也得安歇才能应
付。婚礼必是盛隆的。”舒莞屏只想为
这番话泣哭一场。几天来一直在下一
个决心，求见大公：唯有她才能阻止这
场荒诞而卑劣的婚配。只是这一刻，他
不再有那样的奢望，蓦然恍悟：这正是
大公本人的主意！这可不是一场恶作

剧那么简单。这是某些人的伤绝之举，
也是为一个逃犯找到了一间最为牢固
的囚所。

府中礼官告知：盛大婚礼将在广
场一侧厅堂举行，时间定在月圆之日。
届时大公将送上厚礼，冷大人亲临喜
场。参加该日大庆的有护城副都统、提
调大人麾下的所有僚属。远在防地的

将军们会呈上不薄的喜礼，就连河西
大草营的老山姆和另一大营的副统领
也要用专车送来礼品。随着吉日将至，
舒莞屏反而镇定下来。他从头细思，仍
对府中大人此举感到震惊与惶惑。这
好比面对一篇奇文绝笔，只有长叹，却
无从应对。徘徊独处如同煎熬，直到最

后才想出一个釜底抽薪之方：去找小
棉玉。

在卫士的陪同下，舒莞屏打马驰
向沙岗。小棉玉并未当值。等待未果，
只好择机再来。一天奔往三次，终于在
第二日正午遇到了提调大人。因为这
是一场异常重大的会谈，舒莞屏进屋

后把门关得严实，以至小棉玉警觉不
安地瞄着屋门。舒莞屏未待礼让即坐
在对面，然后直言不绕：“提调大人，您

知道我为何拜见，又为何这般匆匆。大
人想必已经知道整件事情的原委。这
让我日夜难眠，全然不能自持。在下位
卑人微，未敢奢求，您大我十一岁，且
身为国师千金，位居副都统同等职阶。
此事断断不可，思来想去，找不出一丝
通融变易之方，在下也只得当面泣告，
请求提调大人鉴谅！”他一口气说下

去，语锋渐显，斩钉截铁。
小棉玉端坐，不知何时抄手萎缩，

浑身战栗，像一只小鼠。她不再抬头，
长睫低垂，脸如霞色，口不能言。舒莞
屏只待一声回答，不得不再次询问。
“提调大人，我已说过了，请您当即明
示。”小棉玉瑟瑟抖动，头快要偎进蓬

隆的胸部，不仅无言且无法抬头。只好
等待下去。时间流逝，像一条缓缓无喧
的河水。“请提调大人回一句吧！”舒莞
屏发出了恳求。小棉玉身躯缩到不能
再小，像精通缩骨术一般，看去真的好
小，使人惊异。他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的
场景，满腹话语如数废掉：在巨大的羞
涩面前，他变得全然无计。就这样挨过

一连几个钟头，窗上洇进的晚霞把小
棉玉染得浑身彤色。舒莞屏垂头默立，
最终落败。

返程之路变得漫长。他与骑了灰
斑老马的卫士缓缓并行，一路在想：
女人有一种威力无比的武器，它的名
字叫“羞涩”。回忆与小棉玉最初相识
的情景，那时就发现她有过人的羞

涩。回顾往昔，还未曾遇到一个人会
像她这般羞涩：从里到外、未可掩饰、
混合了深刻的自卑、纯粹女子的羞
涩。这究竟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品
质，他不能回答。

（未完待续）

茵张炜 （连载 112）

开始大家都不敢上场，一辈子
还真没跟演戏沾过边呢。可一旦排
练起来才发现，原来演戏这么简单：

会犁地的犁地，会插秧的插秧，会薅
草的薅草，会碾场的碾场，会放牛的
放牛，会放羊的放羊。就是要求有一
些队列、阵势而已。比如用连枷打麦
子，一次要上四百个妇女，人不够，
老汉包了花头巾，也排在后边打起
来。主要问题是人太多，有些老汉老
婆耳朵又背，加上觉得特别好耍，就

笑闹得场面无法收拾。七八个副导
演拿着半导体喇叭，一天把嗓子都
喊哑了，插秧的队伍还是歪七扭八；
薅草的锄头抡得七上八下；连平常
很自然就统一起来的打连枷———麦
子、黄豆、扁豆都是这一打，可一讲
队列、一放音乐，就打得乱成了一锅
粥。加上组织纪律性也很差，今天这

个要去给人做满月，明天那个要给
外孙结婚；还有家里没人，鸡、鸭、
葱、蒜、李子、杏子让人偷了，要留下
看守门户的；更有几个妇女不知扯
啥是非，正排练着，一下撕抓得把好
几个都弄到卫生院缝针、包扎去了。
总之，排了几天进展都不大，有些还

越排越倒转回去了。总导演就很是
着急，让镇上派得力干部来协调，怕
耽误事。镇上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
搞“点亮工程”启动晚会，也是考虑
到农闲时节，一旦麦子成熟，龙口夺
食，只怕用轿子把这些人都抬不来。

安北斗一进组就发现，这可不

是闹着玩的。一两千老汉、老婆、妇
女、娃娃，弄到一起安全都是大问

题。他们原来也编了几个组，但都是
按插秧、薅草、打场、放牧、舞龙、火
把、别鼓组编排的，形不成真正的管
理架构。前几年他参加过行政学院
公务员培训，按管理学要求，八人以
上就得形成一个团队，并且必须有
一名负责人。近两千人也得组成一
两百个小团队，再分成若干小组，每

组还得有中层管理人员，从而形成
金字塔结构。只有这样，才可能达到
有效管理目的。这些年的农村工作
经验，他也反复总结实践过，凡搞大
型聚集活动，都需有科学管理原则
和方法，否则总会出事。

让他记忆最深刻的是，有一次
搞三镇三乡物资交流大会，玩龙耍

狮子时，就把三个人活活踩踏死了。
那次上边来总结教训时，他作为负
责生猪交易市场的小组长也列席了
会议，虽然坐在后排，可到底还是忍
不住站起来发了言。他说：“你看天
上的所有星系，看着凌乱不堪，其实
都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按照各自

的轨道有序运行着。一旦失序，就会
发生相撞和坠毁。这次踩踏事件的
根本原因，就在于各乡镇都好大喜
功，在无序状态下，只管把人吆喝
来，图热闹，并且越多越好，而没有
考虑到这些个体生命行星的运行轨
道，踩死三个都属万幸！”这一番话，
差点没让几个乡镇领导把他恨死：

就这货能不够，他好像是玉皇大帝，
啥都懂！两个乡镇长为此还挨了处

分。但他的这个办法，在这次晚会上
立马见效。他不仅没有打乱原来的
节目编组法，而且还使组内出现了

“比学赶帮”局面。更重要的是，负责
十组以上团队的大队长，都由各村
委会负责人亲自担任；而十人小组
长，一般由德高望重的长辈承头，说
话有人听，批评能管用。排练秩序很
快得到根本扭转。总导演不停地给
他竖大拇指。

就是牛存犁找过他一次，反映

了北斗村的一些情况。牛存犁被他
指派为放牧第十六组组长。其实很
简单，就是把自家的牛吆来，放到舞
台背后的阳山冠脚下灌木丛中吃草
就是。这个导演也不要求排队，也不
要求做任何动作，挥挥鞭子或躺在
草地上睡觉都行，比打连枷、薅草、
敲别鼓、跳火把舞容易许多。只让一

百多个孩子，骑到牛背上走来走去
玩一玩就成。牛存犁说他家新买的
犍牛年龄小，腰骨嫩，还不让骑。他
们是开场节目，二百个犁匠排成一
长队，从东边犁到西边，再从西边犁
到东边，然后找地方坐下或躺下就
是。大概有四百多米的距离，也都排

练着犁好几十个来回了。音乐放的
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开始声音太
大，音箱吼天震地的，吓得牛犊子乱
蹦，后来声音调小些了，牛才慢慢适
应。犁地是牛存犁的老本行，不存在
任何表演难度。他的犁匠小组也好
管理，都是本家亲戚。加上这一段牛

都闲着，每天有人管饭，还能挣几个
闲钱，是睡着了都要笑醒的事。他找

“安协调”，主要是反映有关孙铁锤
贪墨与不公的问题。

所有来的农村演员，除管两顿
饭外，每天还发十五块钱补贴。大牲
口也是十五块，指牛和骡子；小牲口
指羊，一天发五块，从头到尾光吃草
就行。牛存犁反映的问题是：北斗村
因为离镇上近些，一共来了五百八

十多号人、七十多头牛、十一匹骡
子，还有一百三十多只羊。他发现孙
铁锤不仅在里面虚报冒领，而且还
有克扣工钱的问题。比如有人家里
有事，迟到早退了，他就把人家的钱
扣得一分不剩，但在镇上又没少领，
里面水分很大。安北斗没有直接回
答他的问题，只让他管好第十六组，

说有些事等他了解清楚再说。他也
确实了解了一下，倒不像牛存犁说
的那么严重。北斗村人多，难管理，
孙铁锤为严明纪律，的确是扣了一
些人的钱，但他的解释是，等事毕
了，准备奖给干得好的，安北斗也就
再没多问。

眼看晚会就进入合成阶段了。外
请演员，说除了北京两个大腕，是演
出当天赶到现场外，其余的都来了。

安北斗尤其喜欢省上来的唱丑
角的喜剧明星火烧天父子仨。这是
大西北真正的名丑。长得一模一样，
城里叫“克隆人”，乡下叫“一个模子
倒出来的”。那天三颗菱形脑袋也是

一律刮得锃光瓦亮。他们一露头，整
个北斗镇就炸锅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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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陈彦
（连载 66）

杨杰素食纯属偶然。2006年 10月
他去首尔，到韩国外国语大学做关于
水晶的演讲。一个对中国古典文化颇
有研究的收藏家委托外国语大学邀请
的，其时外大正在举办中国文化周，收

藏家朴先生跟主办方的领导是朋友，
隆重推荐了杨杰。这年轻人对水晶有
感觉，朴老头子对外大的朋友说，当年
他就是从杨杰手里得到第一件观赏水
晶，从此开始了自己收藏的一个新门
类：水晶。做他翻译的金小姐身世复
杂，母亲是朝鲜人，抗美援朝时期到了
延边，嫁给姓金的朝鲜族中医；金小姐

五岁时，母亲去世；到她十八岁，突然
从韩国来了消息，她的外公外婆还健
在，战争结束以后被划到“三八线”以
南，成了韩国人，金小姐成了他们财产
的唯一继承人，前提是，金小姐必须到
首尔生活，成为韩国人；这好办，金医
生爽快地答应了，首尔的日子当然比
延边好过，还有一大笔钱拿，女儿过去

他放心；金小姐在首尔念了大学，毕业
后当了翻译。第二天午饭后，杨杰坐在
咖啡馆里昏昏欲睡，金小姐说：“冒昧
地问一句，杨先生您血稠？”

“何以见得？”
“脸色偏暗。饭后即困。体重稍有

增加，精神就会萎靡。如果短时间内频

繁肉食，也有这些症状。”
要在国内，有人这么说杨杰肯定

不信，谁知道是不是提前做了功课；但
在国外，头一回见，就把症状说了个八
九不离十，杨杰上心了，继续问：“该如
何医治？”
“无须医治，饮食上注意即可。”金

小姐说，“我也就是点儿三脚猫功夫，
随便说说看。少吃荤，多吃素，不熬夜。
杨先生童年生活未必宽裕，应该以粗
粮素食为主。”
“这都能看出来？”
“只是猜测。人的脏腑功能跟最

初的食物是相匹配的，那时候的粗茶
淡饭规定了您脏腑的功率。现在富足

了，频繁的酒肉让身体的各个器官不
堪重负，马力跟不上了，人就出问
题。”
“您的意思是，我这小身板享不了

现在的福？”
“用汉语，通俗地讲，大体是这么

回事。”
“明白了，我就是个潦草的手机充

电器。前三次每次电都没充满，现在想
充满也使不上劲儿，电容打不开了。”
“杨先生讲话跟演讲一样有意思。

吃素。”
嗯，吃素。杨杰回来就开始有意识

地吃素，果然，两个月后体重下去了四
斤二两，很有点神清气爽，他觉得走路

时想飞。他给大和堂的初医生打了电
话。初医生说，宁信其有，吃素不是坏
事。那倒是，吃素起码证明你是个有钱
人。有钱人才吃素，穷人一天到晚把肉
挂在嘴上。

吃素吃到了甜头，崔晓萱都觉得
老公在床上像换了个人。当然海鲜是
吃的；涮羊肉偶尔也得吃，不然北京的

冬天过得就不地道。反正杨杰的肠胃
和其他脏器是回到了二三十年前，像
人之初那样自如地运转起来。吃惯了

素，大荤慢慢就扛不住了，某天与老板
们去香河的“农家乐”吃杀猪菜，喝点
酒有了食欲，吃了一堆肉，离了桌就吐

出来。那些肉里仿佛伸出了小手，挠他
的胃，直犯恶心。此后，一想起大荤，空
落落的胃里凭空就长出小手，心理和
生理同时起不适的反应，逐渐就戒了。
跟初平阳和易长安聚，一看见他们俩
见到红烧肉都两眼放光，杨杰就做清
高状，说：“君子近素。”

因为素食，应酬里的声色味道也
就淡了，因为会扫别人的兴。扫兴也
好，不到万不得已，朋友喝大酒不招
呼你，酒桌上的生活跟着就少了。这
是杨杰这几年想要的，他想起酒桌上
拍着胸脯说出的响当当的假话，那个
虚伪和腻歪，就觉得满桌子都摞满了
红烧肉。因为素食，身心静下来，人一

静就往悠远和玄虚上想，自然跟佛就
搭着了缘分。佛乐好听，佛经好看，慢
慢有能力沉到那些高深又平易的道
理中了。

杨杰的佛缘也曾遭初平阳和易长
安质疑。谁都知道现在中产阶级礼佛
是个时髦，好像不跟高妙的精神世界
搭上边儿，你就算穿着燕尾服打高尔

夫，也只能是一身铜臭的俗物，没信
仰，没文化。
“魏晋的士大夫爱谈玄，”初平阳

说，“不谈你都怀疑自己没文化。”
“我跟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没信

仰、没文化，如果这个信仰单指宗教信
仰。”杨杰说，“他们怕，我不怕。我才懒

得去表演，非得把自己包装成两手都
很硬的精英？老老实实做我杨杰就够

了。没文化我比谁都清楚。我也没信
仰，在找到之前我不打算逮着什么信
什么。”

易长安说：“那你还把自己整得煞
有介事？又是吃素，又是听经，还主打
佛像小挂件。”
“顺其自然。兄弟，你只有上了道，

才明白什么是顺其自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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